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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体操比赛

结束之前，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中心主任高健第二
次出现在了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就在此时中央
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的
记者同时出现在了上海
第六人民医院 ICU的门
口。很快央视记者进入

ICU病房进行了采访。
“按照医院的规定，

媒体和外人是不得进入
重症监护室的，但是他们
是经过院方和体操中心
的特批才能进入采访

的。”一位保安告诉记者。
央视记者进入监护室之

后还得以进入了王燕所
在的病房，他们用摄像机
拍下了王燕目前的情况。
体操中心主任高健再次
用自己 39年前受的那次
伤教育王燕，高健说自己
当年的伤跟王燕伤得差

不多，但是经过治疗，最
终站立了起来。高主任还
用手抚摸了王燕的额头。

病床上的王燕已经能
够开口说话，“谢谢大家

的关心，我会好好治伤
的。”王燕颤抖着说了唯
一一句话。而央视的摄像
机镜头不断给王燕右脚
特写镜头，一旁的护理医
生还在鼓励王燕用力抖
动自己的右脚，边上的护

理医生还在不停地为王
燕叫好。王燕在第六人民
医院的主治医生徐建广
接受采访时表示：“王燕
的右脚已经可以活动，她
的两条胳膊和左脚也有
了活动的迹象，所以王燕

的恢复情况还是比较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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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第六人民医

院为王燕召集的第二次会
诊结果却不太乐观。

昨天下午 3点半，几
位医生匆匆进入了重症
监护室。傍晚 5点半，医
生们才陆陆续续走出重
症监护室。第一位走出来

的医生胸口的胸卡挂反
了，一位记者还善意地提
醒了他一下。“嘿嘿，我是

故意这样挂的。”该医生
狡黠一笑。再看看后面出
来的医生，所有人的胸卡
都翻了过来。原来医院有
位医生吃了前一天的亏，

前一天北京某电视台记
者前来医院采访，结果一

位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跟记者说了不少东西，
记者还用摄像机拍下了
他的胸卡。

胸卡反挂是会诊专家
的统一行为，而不对王燕
的病情进行评论也是专

家们的统一行为。据知情
人士透露，王燕的病情确
实比想象中要严重很多，
这也是专家们不愿多说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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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最著名的骨科

专家、上海市长征医院骨
科研究所所长贾连顺教
授昨天下午参加了王燕
的会诊。晚上贾连顺教授
接受了快报记者的采访，
贾院长认为央视昨天晚
上的报道太过笼统，不太

客观。王燕的病情要比媒
体报道的严重得多。

虽然在第六人民医院
贾连顺教授并没有接受
记者的采访。晚上6点多
钟，记者电话联系上贾连
顺的时候，他刚刚看完央

视关于王燕病情的最新
报道。就着央视的报道，
贾连顺把王燕的病情和
记者解释了一遍。
“他们只是通过王燕

的外部情况就轻易地下
了结论。确实，王燕的脚

部和手部已经有了微弱
的反应，但这些情况只能

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王
燕的中枢神经没有完全

断裂，并不能说明她的伤
势有所好转，央视的报道

太过笼统，也太过主观。”
贾连顺首先驳斥了该媒
体报道中所说的王燕伤
情好转的内容。随即贾
连顺从一个专家的角度

来评价了王燕的伤情。
“我可以负责任地向你
透露，王燕现在的情况还
是非常非常严重。我们
衡量一个伤者的伤势，一
般会通过她的呼吸、脉搏
和血压这些客观的数据

来衡量。而不是仅仅通
过她手脚能不能活动来
衡量的。而王燕现在这
些指标都很低，这就足以
说明她现在的伤情非常
严重。”

在回答王燕何时进行
手术问题时，贾连顺说：
“王燕能不能动手术，我们

还要观察王燕的这些具体
数据，只有当王燕的呼吸、
脉搏和血压这些具体数
据能够达到手术标准时，
我们才能考虑给她进行
手术。而我现在只能告诉
新闻界，她的这些数据距

离手术标准还差得比较
远。”在采访的最后，贾连
顺还特意向记者强调了
一点，“迟迟不给王燕动
手术，不是医院不着急，而
是王燕的身体指标一定要
达到手术标准，手术的效

果才能达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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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浙江方面和体操中
心明确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治

疗王燕的伤情。但目前王燕的
伤情并不乐观。

一旦王燕日后不能正常
生活，她将依靠保险赔偿生

活。与1998年桑兰在友好运
动会上受伤获得1000万美金
的巨额赔偿相比，王燕最终能
够获得多少赔偿还是一个未
知数。

浙江省体操管理中心主
任吴熙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浙江省体操中心给每
位体操运动员购买了三份保

险，一份是中华全国体育基金
会优秀运动员互助保险，第二
份则是浙江省的工商保险，还
有一份是人身意外保险。所以
王燕受伤之后，她的治疗和生
活费用肯定是不用发愁的。”
但是吴主任并没有透露保险

能够赔偿的具体金额。
记者随即联系了江苏省

体操队领队周圭圣，让他介绍
一些保险赔偿的问题。周领队
告诉记者：“江苏省体操队从
来没有运动员受到这样的重
伤，不过保险赔偿的金额还是

挺可观的。我们队里的运动员
骨折、手指脱臼这些不算太严
重的伤病都能通过保险拿到好
几千块钱的赔偿。”周领队认
为像王燕受了这么重的伤，从
保险里拿到好几十万块钱肯定
是没有问题的。这笔钱肯定能

够让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而据新快报报道，国家体

育总局委托全国体育基金会
为运动员投的运动员伤残互
助保险，体操项目属于高危运
动，保险额度也是最高的，为
100元/年。伤残级别定为11

至1级，经济补助为2000元
人民币至30万元人民币。在出
现运动损伤后，首先要到医院
定级，医院出具证明，最后前往
伤残者所在地的劳动保障部门
办理相关手续，来获取日后经
济方面的补助。在1998年美
国纽约友好运动会上发生意外

的桑兰，真正令她在往后生活
有所保障的是美国保险公司支
付了她 1000万美金的赔偿，
是今天王燕所能获得的最高赔
偿金的200多倍。

而昨天体操中心主任高
健表示，万一王燕不能恢复到

正常生活状态，医保问题是有
保障的，“所有运动员在比赛
前是必须买保险的，否则没有
参赛资格。”高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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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的伤情继续牵动

着所有人的心。昨日的女子
全能比赛结束后，体操中心
主任高健出席了本届比赛
首次新闻通气会，不仅对王
燕的伤情做了通报，并且以
亲身经历勉励王燕战胜伤
痛，重新回到体操场上。在通

气会结束后，高健立即赶赴
上海市人民医院，第二次看
望了在重症监护室的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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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在通气会上介绍

说，据医生诊断，王燕的伤情
已趋于稳定，正在向好的方
面转化。“她的右手手指和
右脚现在都可以活动，但暂
时不会动手术，” 高健说，
“昨天她的背部也有了胀痛
的感觉，医生说这是一个好

现象。”不过高健表示，王燕
需不需要动手术现在仍不能
确定，下午，医学专家将对她
进行会诊，然后才能确定治
疗方案。
“医生说你来得太及

时了”，高健介绍说，在看

望王燕的过程中，用自己
1968年脊椎第 5根至第 6
根之间的部位骨折，后来
通过治疗康复的“病例”，
鼓励王燕战胜伤痛，争取
早日康复。“久病成良医，
我虽然不是医生，知道每

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
我还是感觉依照王燕目前
的情况，她应该能恢复起
来。”高健介绍说，自己用
了半年的时间才重新站了
起来，并做了 4年的体操
运动员。“据医生反映，王

燕这两天的情绪有些焦
躁，这也是我们不让媒体前
去探视的原因，希望她能有
一个安心养伤的环境。”

高健在现场掏出手机，
和媒体共享了昨日 7时 12
分收到的医院发来的短信：

王燕病情稳定，肌率逐渐恢
复，今天下午，再次专家会
诊，评估目前病情情况，确
定下一步治疗方案。高健还
表示，万一王燕不能恢复到
正常生活状态，医保问题是
有保障的，“所有运动员在

比赛前是必须买保险的，否
则没有参赛资格。”

最后，高健表示，大家
不要急于憧憬 “小燕子”
重新飞回赛场的那一刻，
“我们应该把她的体操生
涯放在第二位，健康是第
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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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受伤事件发生后，

不少媒体对去年世锦赛施
行的体操新规则 “难度不
封顶”提出质疑。高健昨日
在通气会上表示，自己作为
体操联合会理事曾反对过
新规则的推出，毕竟“运动
员的健康必须放在首位。”

尽管王燕受伤并非因
动作难度过高而导致，但还
是有声音认为新规则下，必
然会导致运动员永无止境
地追求高难度，从而受伤的
概率也增加。对此，高健表
示，他在国际体联大会上曾

反对新规则难度不封顶的政
策。他提出了3点反驳理由：
一，难度增加后，运动员受伤
概率随之加大；二，家长对孩
子的安全有所顾忌，会导致
练习体操的孩子减少；三，体
操规则也将越变越复杂，导

致体操受众进一步萎缩。高
健举例说，有一名裁判在离
开一年之后再回来，发现新
规则和过去的相比，“大相
径庭，感觉跟不上了”。高健
表示，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也
都表示不赞同新规则，“但

既然国际体联实施了新规
则，我们只能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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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记者赴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病房看望了曾
和王燕同在重症监护室的病
友张海（化名）。张海的病情
和王燕类似，同为头部着地后
造成脊椎严重骨折，并且两人
的主治医生都是徐建广。

记者来到病房时，整个颈

部被颈架固定住的张海静静
地仰躺在床上，病床边的几
位亲人悉心地为病人的四肢
做着按摩。“徐大夫说那名体
操运动员的伤势和我弟弟的
伤很像，只是颈椎伤的部位
略有不同，但大夫说我弟弟

的伤要轻些。”张海的姐姐告
诉记者。

张海的家属告诉记者，病
人的胸部以下基本失去知觉，并

且只能将小臂略微抬一抬。“他

只有这个部位有点知觉，上臂
和两条腿完全没有知觉。”张
海的姐姐有些悲观，“医生说
康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有可
能高位截瘫。”“病人将来有没
有希望自己用筷子？”记者问。
对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rs#tuvwx

yz6{|{} 6~

���������

�q�� $ t� #$%

��qC����{

������ql�

���=��23#�

�{������ 

4¡¢£<=h()

�*+��q¤¥$ $

%¦?()�l+§

¨,-./#©ª«0

1¬¡¬¤�¢£

<=h®¯�° #$%

�«'±:²³#()

�l+´Y«'�+

µ¶��4$

ABCDEFGHI

!"#$%&'(

)*+,-./0

·¸()¹*

º»«'

!

¼½¾C

p()*+¿ÀÁ

!"!"#$%&'(

)*+,-./0!123

456789%&:;<

=>?@ABC!DEF%

GHIC"

J>!#)*KL$MN

OPQ! RSTUVW7

X%YZF%[\]^_S

`abcd7ef![\g

hij@k!lmTPQn

7opqrsWtuv"

wMxPQyz{!|

}~����7�K"

~����Hx~N

��&�PQ!(��sy

�!�������'$7�

�{!��T�����(

#��`)*x #$ �

8�% :;<¡¢£¤<

�¥N¦�{§¨+,)

%(©ª &(«¬

®>¯�°\��°!

±²³´µ¶�·¸% ¹º

}W»q(¼½M¾¿ÀÁ'

% _ÂÃÄ{XÅ

rÆÇ !' �xÈÉ�PQ

hÊËÈ! sÌ\¯XÍ

X!ÎÏF%ÐÑ#)*K

L$!Ò)*ÓXÔ/%

ÕÖx×7ØÙ{|Ú

ÛT (�ÜxÝ9-/Þ7

uß! à>±ÞÕÖ./á

âãäåæSTçNÝ�!

wÝ�Ì\èT×~Néê

ëì7íî�ïð% ×]^

O�|ñòóô)*%

õ� )( !7ö÷øM

ÈÉ£ù%úûüÌ\!H

õýþÿx<!È!wM)

*-/á!ö÷ø"#}$

%x.&'(),%ö÷ø

*!±�ÕÖÚ9á!×+

�ÏÕÖ!±ÞÕÖÎÏ,

�-³´±�x8_Ë.

/�01%ö÷ø#}2-

�~01!3M×45ÈÉ

%úûüÌ\!637-T

81!¯9:;O�01<

èTÕÖ%×ó³´�á=

>?*(#@)*�/uA

BT!CDE+FG�Ï×

H!%x�IÀJ×% $

KKÈ!#)*KL$M

óLMPQyzN{�{

9F%WtOÔ�~PQ

R!xS¯-C�TUV_

ËÈ! PQyz¯WXL

M! wYxLM�yz{!

�IZTWtOÔ!#Wt

V_$�[Mó\<\�I

]!|Mó<K�¸\�I

] %

Â Ã Ä 0 1 Å Æ Ç

ÈÉÊ ËÌ

JKLMNOPQRS

JKTUIVW


